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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清华

随着 2013 年孙子上清华附小，我“爷随

孙动”，重返清华园，过着忙家务、伴儿

孙、享天年的幸福生活。我们这一代人处

于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

的时代。我的能力有限，既不是大有作为，

也不是无所作为，大概算有点作为。

我本田舍郎，有幸上学堂。欲走成功

路，厚德加自强。

上面这首《清华情》的打油诗最能反

映我感恩清华的内心情感。我想，这也是

清华人成功的秘诀，也是我们的后代应该

继承的传家宝。

我从来不打扑克，不下棋；幼年去过

北京城内的公园，上清华大学时只去过颐

和园；五年大学的大三、大四都未回天津

的家过春节；有时一学期也不出校门。一

则缺钱，二则只想在校中多学习，做到“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我不找事，可是事找我。碰上了同学

谢某某考试作弊这样的倒霉事，本来是向

不良现象做斗争，却演变成了“反党”，

被打成“右派”，下沉到人生谷底。

从清华走出，虽然每一步都要付出比

平常人多几倍的艰辛，但还是一步一个台

阶地上浮到人生的高端。

被错划右派

我本左派，1955 年入团前就决心献

身共产主义事业，入团后还想申请入党，

但却遭遇命运捉弄。我们机械制造系制 7

班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谢某某考试长

期作弊，被我们新斋 834 室同学发现，相

对于开会时他的政治说教，一副伪君子两

面派，我们同屋 5 位同学都很义愤。商议

后，多次向辅导员和党支部书记举报，都

答复“不可能”。按照党的教导，我和同

屋同学黄岚影上告到校党委副书记处。在

大五上学期末最后一次考试时，把谢某某

当场夹带作弊小抄抓了现行。谢某某受了

留校查看和留党查看处分。但是，我们还

是因此得罪了人。

1957 年 5 月 24 日，清华贴出第一张

大字报，那天午睡时，有位同学到我们

834 室商议写大字报，但我没有去写。后

被定为右派组织的学生会毕业生分会成立

人生沉浮录
○张哲荪 (1957 机械 )

1955 年春天，张哲荪学长在清华二校门
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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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同学叫我去参加，我也没去。反对

学习苏联作毕业设计，讨论会上我发言说

“这是花 100 元钱买了一个苹果”。到反

右时，这些成了“反党言行”。于 1957

年夏毕业前，被错划为右派。

《蒋南翔传》中写道：“清华大学的

反右派斗争造成一大批师生和他们的亲属

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我深深地感到对

我全身心的政治迫害，甚至性格都由活泼

变得孤僻。

到一重工作

打成右派后 , 毕业分配工作 , 幸亏参

加分配毕业生工作的池去病老师对我学习

成绩的肯定，才得以分配到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程之一、一机部最大的重点厂，

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重型机

器厂”。该厂现名“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

团公司”，是 53 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到一重后，不许我接触保密资料，只

能搞基建，做编制机电设备安装预算的工

作。做了这份工作，我阅读了全厂 4800

多台套全部设备的图纸资料，使我的技术

知识面扩大到了特大型机械厂的全部。我

多次对苏联设计的非标准设备提出减小设

备重量和造价的建议，根据合理化建议奖

励办法，多次获得奖励，最多的一次 150

多元，最少的一次 40 多元。

1958 年初，一机部基建局下达指示，

要求一重对全厂建设的工业炉编制一本资

料。于是，我整理了全厂 220 台、70 种

工业炉的全部数据汇编成册，定名为《工

业炉技术经济指标》，提供给国家机关、

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用于设计和编制概

预算的参考。虽然署名“第一重型机器厂

基本建设处编制”，但各方面的有关单位

都知道是我一个人执笔。这本资料获得了

各方好评，一重基建处李海旺处长也很高

兴，有人对我说：“李处长很器重你。”

由于处长的器重，也减少了同事们对我的

歧视。

下放劳动当电工

1959 年秋，厂里集中全厂的右派到

工厂西边的农场劳动。李海旺处长以有利

于工作为由，向厂党委要求让我在基建处

下属单位劳动，得到了同意。所以，有人

说我是“右派中的特殊人物”。在基建处

筹建的水泥车间劳动时，没有电气技术人

员和电工，我当了电工，晚上自学电气专

业的书籍，以及几部《电气工程手册》，

使我又掌握了电气专业，高、低压都搞了。

此后遇到工作需要，我先后完成了 4 个高

低压电气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在全厂一千

多名技术人员中，我成了唯一一位具有机

械、电气跨专业能力的人，而且对热工仪

表和筑炉方面，我也具有技术能力，可以

说是多面手了。

2012 年校庆，张哲荪学长（右）携夫人
返校参加入学 60 周年活动，与同学张孝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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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毕业前，给我工作考察的时间

是一年半，从 1957 年 7 月 1 日到 1958 年

12 月底。但直到通过体力劳动，1961 年

11 月才给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资也

没按文件执行，1962 年 4 月才由生活费

29.5 元增加到工资 49.5 元，比其他本科

毕业生低了一级，我一直都不敢申诉。虽

然摘了右派帽子，参加了工会，编入民兵

连，但是又称为“摘帽右派”。

1959 年 9 月，因与冶金部机装十公

司在适用预算定额问题曾到京请示一机部

和冶金部，一机部基建局自此逐步对我在

机械设备安装定额方面的技术水平有所了

解。1963 年初，国家计委布置，由一机

部和建工部编制《通用机械设备安装预算

定额》。一机部发文《关于抽调人员参加

编制〈通用机械设备安装预算定额〉的通

知》，点名要我参加，因此我有机会到北

京工作了近两年。

 “文革”中在砖厂“发光”

1966 年“文革”来了，我在设备动力

处设计科努力画图，前期平安度过。1967

年与我的贤妻结婚。可是下放劳动还是少

不了我。1968 年末，下放到车间当除灰工。

1970 年初，又下放到离厂 15 公里的厂属

三里岗农场。我给农场设计施工了高低压

电气。年底因为修地道要用砖，厂武装部

出面把我借回，给家属五七综合工厂建砖

厂。1971 年元旦后，我们开始在厂西南角

围墙外建砖厂，包括总平面布置、机械电

气设计和施工，当年建成投产生产了 500

多万块红砖。1972 年初，我被评为 1971

年度厂级（省军级）先进工作者。我的人

生开始“发光”了。

砖厂的技术和管理工作主要靠我，

1973 年春，我被任命为 400 多人的制砖工

段副段长，当时都按军队编制称为副连长。

在“文革”中，这是很破格的。进入领导

层后，到了改革开放的 1980 年，一重厂

适应知识青年返城开办集体企业，我被任

命为工业公司副经理，成了副处级干部。

拨乱反正 恢复名誉  

《清华大学一百年》第 230 页载：“本

校共有 571 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教

师 222 人，学生 349 人。在贯彻中共中央

[1978]55 号文件后，经复查全部改正。”

中 共 清 华 大 学 委 员 会、 清 华 大 学

1979 年 2 月 23 日《关于张哲荪同志右派

问题的改正决定》为：“张哲荪同志，原

为清华大学机械系制 71 班学生，共青团

员。一九五七年八月被定为右派分子。根

据中共中央【1978】55 号文件的精神，

我们对张哲荪同志的原划右派问题进行了

复查，按照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

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规定，张哲荪同志

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

政治名誉。撤消原开除团籍的处分决定。”

右派改正，不叫平反，不补发工资，

只给予补助，给我补助了 900 元。22 年

多的另类处境，政治方面的问题宣告终

结，可经济方面曾经克扣的两级工资没有

补齐。

1982 年 12 月，我调到了石家庄市水

泥制品厂。我调去后从事白水泥生产线设

备机械电气设计的审核工作。1983 年 4 月，

我被任命为第一副厂长。1984 年 6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转正后任厂党委委员。我

是先“当官”后入党。我班在校时打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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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右派，后来其中的三名入了党。

劳务出口伊拉克

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 90 公里

的苏维拉砖厂，是投资 4600 万美元由西

德包建的年产 2 亿块空心砖的砖厂。全厂

160 余人，伊方 50 余人负责经营和厂区

卫生。从 1982 年开工，国家建材局把这

个项目交给了河北省石家庄市建材局，由

其从所属各企事业中选派 111 名职工组成

中国技术组，负责生产和设备维修。1985

年，苏维拉砖厂燃油隧道窑窑顶着了一把

火，伊方解雇了中国技术组组长，这才派

出我这个具有机械和电气跨专业技术能力

的人担任中国技术组组长，可以说是受命

于危难之际。

我 1986 年 5 月到伊，到了苏维拉砖

厂后，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过度疲

劳，自称“发洋财，受洋罪”。

我在清华上学时全面学苏，学的是俄

语，但我高中上的是天津新学中学，英语

和数学是英国老师教，课堂上全用英语。

所以在通用英语的伊拉克，我结合《汉英

词典》，两个月后就不靠翻译了，方便和

促进了工作。

苏维拉砖厂在伊拉克砖公司系统 26

个砖厂过去评比中没上过名次，在我任

中国技术组组长的 1987 年获评第一名，

伊方厂经理和中国技术组都获了奖。1988

年 4 月我回国前，伊方在印有伊拉克国徽

的表彰信中写道：“对于你非常努力、

非常出色的工作，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河北日报》曾以《他们为祖国和河北

争光——石家庄建材技术组在伊拉克工

作记实》为题作了报道。这是我人生的

又一次“发光”。

晋升正高职 研制新产品

我回国后的第二年即 1989 年，河北

省首次评聘正高级工程师，因我在国外获

得的表彰和国内 30 多年的工作业绩，顺

利地晋升为正高级工程师。1990 年，我

调入石家庄市建材工业设计研究所任所长

兼党总支副书记。我在企业干了快一辈子，

临退休时调到了事业单位。我的工资被克

扣了 32 年，直到评上正高工后，才赶上

了同年资的正高职。

之后，我应聘担任过“河北省建材高

级工程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各种

科研项目的鉴定委员会委员，还参与指导

清华大学土木系建材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

的论文。我经常出席建材方面的会议，并

在会上发言。

1993 年 7 月，我退休了，开始了发

挥余热的历程。我先后担任过石家庄市建

委建设科技推广服务中心总工程师、石家

庄市利爽保温材料厂总工程师。先后完成

了科研项目 7 项，其中获河北省建委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在石家

庄市利爽保温材料厂，我们研发出一种附

加值非常高的新产品，2001 年正与德国

洽谈出口之际厂领导出了车祸，厂长重伤

副厂长身亡，我虽任总工，却已年届七旬，

无力主持生产试制，功亏一篑。

暮年创作 研究文史

我从73岁开始写作社科文史类文章，

发表了《张之万之最》《高阳出了个李石

曾》《中苏美关系与〈别了，司徒雷登〉》

《追思“三钱”》《三十年前在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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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近 20 万字的作品。

之所以研究张之万，是因为我是他

的曾孙。我没有继承过张之万的物质遗

产，只有潜移默化的精神遗产，包括张

氏家训：“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耕惟读，

遵先代三尺遗言克勤克俭。”我终生身

体力行。中国历史上兄弟二人同朝入阁

拜相的只有张之万、张之洞二人。清朝

以大学士为宰相，张之万、张之洞都官

至 大 学 士 兼 军 机 大 臣。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1847）丁未科是中国科举史上三大名

科之一，因这一科考中了张之万、李鸿章、

郭嵩焘、沈桂芬等名流进士。而张之万

出类拔萃，文采压倒众名流，高中状元。

张之万绘画、书法、文章、赋诗、楹联

皆精，与著名画家戴熙并称为“南戴北

张”；书精小楷。2011 年，为纪念张之

万诞辰二百周年，由我主编，在天津外

语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了 23 万字图文

并茂的《状元宰相张之万》史册。

2008 年，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和老

干部局评我为“优秀老干部党员”，我成了

实至名归的左派，是我人生的又一次“发光”。

同学们说我老运不错。的确，秉承孝

悌家风，夫妻和谐，子女孝顺，儿子在大

型企业集团担任子公司副总经理，女儿在

美国获博士学位后任副教授。我身体健康，

心情愉悦。读书、看报、上网、听京剧、

写文章，贻养天年。

2015 年 9 月 9 日

1958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通知，

我从西安交通大学被抽调入清华大学学

习。因此，我就成为半路有缘进清华的幸

运儿。

天大喜事从天降

1958 年秋天，我们正在西安郊区农

村劳动。一天学校里来了位骑摩托车的人，

找到我说有急事让我回学校，我就坐在他

的摩托车后面回到学校。我感到很纳闷，

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一路上忐忑不安。

回校后马上在校长办公室开会，与会者有

二三十人，这才知道要调我们到清华大学

学习。

听到这话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

道这是真的，这不是白日做梦吧！可是负

责这项工作的人讲得很具体，而且要大家

在三天之内办好离校手续前往北京。在办

离校手续时我还遇到了一件难事，我借图

书馆的一本书找不到了，要以书价的三倍

赔偿，这对我这个从甘肃农村来的穷学生

可是个大难题。后来怎么凑齐这书钱也早

已记不起了。就这样，我怀着既兴奋又不

安的心情来到了清华园。

喜忧参半进清华

当时火车速度很慢，从西安到北京需

一天多，一上火车随着火车的哐当声很快

我的清华缘
○李作仁（1961 自控）


